
高山仰止
不可否认，茶陵文化的精神价值里，既有黄

河流域的粗犷奔放，又有长江流域的沉吟委婉。
老子的超逸，孔子的温暖，墨子的侠义与兼爱，
韩非子的沉郁等，或许早就植入了茶陵人先祖
的血液，在这里经过凤凰涅槃般的文化大融合
之后，又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为茶陵人的集体
人格，这种集体人格以黄河流域文化为底色，闪
耀着长江流域文化的风采，兼并着罗霄山脉清
雅的沉着，最终以“牛”的图腾呈现在世人面前，
勤劳、勇敢、侠义、睿智，劲直不阿，朴实无华。

这种人格的个性表现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
可以找到其代表人物，如谭家“三进”直而不屈、
杀身成仁的决然，茶陵人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献出五万多条生命的勇毅，就具有墨家思想
显著特征；道家的超逸和待时而变的思想在李
东阳和谭延闿的为政之道中发挥到了极致。具
有这种品质人格的茶陵人从来不会将生命的舞
台囿于茶陵，他们始终关心着中华民族的兴衰，
体现“金盘昼永翻疑露，碧碗寒多不受风”的忧
国忧民之心，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怀着一颗“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永远活跃在中国任
何时期最高端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这就容
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茶陵籍的
文臣武将，为什么中国文学史上会有“茶陵诗
派”浓墨重彩的一笔了。

李祁书法诗词造诣非常高，曾为《清明上河
图》题跋，其《云阳集》入《四库全书》；陈仁子存
目著书共 7 种 440 余卷，其中《文补增遗》等入
《四库全书》；刘三吾，元朝举人，明洪武年间特
奏进士，其《坦斋文集》入《四库全书》；李东阳是
明朝著名诗词散文大家，先后授文渊阁、谨身
殿、华盖殿大学士，《明史·李东阳传》记载：“弘
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其
《怀麓堂集》《麓堂诗话》均入《四库全书》；谭仲
麟，清咸丰六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知府、布
政使、巡抚以及陕甘、闽浙、两广总督，所到之处
政绩显赫……

此时，我突然想起了很久以来困惑我的问
题，为什么茶陵的高山都以“仙”命名？茶陵“云
阳仙”半山腰为什么要刻《道德经》的石碑？文章
写到这里，我似乎可以理解了，茶陵先祖很多是
唐或唐之后的南北朝时期迁入茶陵的，茶陵文
化便沿用唐制（李家以老子李耳为祖先）尊奉道
家，我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茶陵道观较多，而
佛家庙宇很少的原因吧，所以，凡仰之弥高的山
均以“仙”命名。茶陵历代先哲们，又何尝不是一
座又一座我们应该仰视的高山呢。

茶陵人的先祖可能没有去过山东临淄城西
门的“稷下学宫”，也可能没有人参加过“诸子百
家”的“争鸣”，但一定参与了《诗经》的黄河大合
唱，经受了楚文化的洗礼。当他们来到茶陵之
后，茶陵丰富的资源、四时风景和宜人的气候让
他们有了家的感觉。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李东阳
第一次回乡省亲时写下的“我家龙匣水，滚滚向
南溪”、“我家旧在湘南住，犹记曾闻鹧鸪处”的
诗句里深切地感受到。即便不是出生在茶陵，也
从未在茶陵生活过，李东阳第一次回到茶陵，就
对茶陵产生了深深地归属感，李东阳几百年前
从内心深处自然散发出来的对于“家”的认同
感，让今天的我们依然感同身受。这种刻骨铭心
的归属感，一代一代地传承着，茶陵人不管走到
哪里，也不管走得多远，总会对茶陵产生出一种
心理上的依恋，我甚至相信，这种情结比任何地
方都要强烈。所以，茶陵人总是自嘲而又自豪地
说“茶陵有个回水滩”。茶陵人这份对家乡故土
所表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浓浓挚爱，感天泣地，
甚至到了用生命去维护的程度。这是一种习惯，
这是一种精神，这是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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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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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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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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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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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光的油灯
公元 901 年，距离风华绝伦的唐王朝

的覆灭仅仅只剩下几年的时间，69岁高龄
的陈光问，与身处风雨飘摇中的唐昭宗似
乎都在感慨往日的风光不再，但在心底里
都升腾着对于辉煌与盛世的渴望和期冀。
一个要“满腹经纶卖与帝王家”，一个是求
贤若渴斟选治国能臣。于是，年迈的陈光
问与年轻的唐朝皇帝李晔会于长安。当
时，坐在考场内的还有白发苍苍的曹松、
柯湜、刘象、郑希颜。

我不能想象，那一年科举考场内外君
臣远远相望时候的心情，那一定夹杂着激
动、期盼，还有惆怅吧。我们只知道结果，
那一科花甲之年的进士有五人之多，这是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五老榜”，陈光问就是
其中“五老”之一。在科举制度建立 300 余
年之后，陈光问就这样成了茶陵的第一位
进士。

陈光问中进士之后不久，却终因时局
动荡、“属国多故”辞隐归乡，仍旧读书教
授，他没有为唐王朝的延续做出贡献。宋
代诗人侯延年“十年辛苦唐贤士，千古奇
观旧石岩。天籁沉沉山月小，夜深文章与
谁谈”的诗句，道尽了陈光问一生孜孜以
求的执着、人格气节以及陈光问的无奈、
恬静和寂寞。在那个乱世，陈光问就像夸
父，在干渴的求索路上最终倒在了他热爱
的土地，他没有留下太多的诗词文稿供我
们瞻仰，也许，读书教授、传播文化才是他
真正的愿望。

令陈光问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灵岩月
夜的微弱灯光，却在不经意间点燃了茶陵
农家子弟离开农田走向庙堂的希望，也激
发了这块土地沉寂已久、积攒已久的文化
自信。从此，“耕读传家”的生活方式，和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精神价值，
成为了一代又一代茶陵人追求的人生最
高境界。

其实，仅仅一盏陈光问的油灯，还不
足以撑起茶陵文化的楼阁。如果说，陈光
问用传承的方式为茶陵文化的楼阁竖立
一个标杆，那么，紧接着先后进入茶陵的
几个家族或族群，才让茶陵这座文化大厦
变得丰满高大了起来，并把茶陵文化推向
了一个高潮，茶陵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也
从此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多元、更加繁荣
了起来。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说说茶陵
几个大姓家族。

高门大姓
我曾经细数过茶陵历史上 127 位进士的姓

氏，很惊讶，茶陵进士集中在谭姓、陈姓和尹姓。其
中谭氏进士最多，达 32人，其次是陈氏 16人，尹氏
13人，这三大家族的进士几乎占据了茶陵进士的
一半。其他，如李姓、罗姓、张姓、颜姓、段姓、彭姓、
刘姓、龙姓等，尽管进士人数比较少，但也不乏丰
碑。

茶陵谭氏始祖谭可奕，其父在五代十国时期
由河南迁徙至江西泰和，可奕生守禄。不久，可奕
携守禄由江西泰和迁入茶陵十五都邓塘，后居十
三都尧水，今天，我们仍可以在茶陵严塘镇的北岸
村（原尧水乡）看到谭氏三世祖、五世祖的墓地。守
禄生武兴，武兴生进峰、进鸿、进颇，武兴三子简称

“三进”，“三进”共生十八子，为谭氏宏字辈，俗称
“十八宏郎”，这便是湖南赫赫有名的谭氏“三进十
八宏”。十八宏的后代又陆续迁移湖南各地，之后
向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及东南亚迁徙，如
今，东南亚谭姓很多是谭可奕的后代。可见，谭氏
为茶陵第一望族，清末民初茶陵高垅出现了谭仲
麟、谭延闿、谭泽闿“一门三进士、父子三书家”的
显赫门庭，是有着深厚底蕴的。

茶陵陈氏始祖为陈子珍。《茶陵陈氏家谱》记
载，陈子珍的先祖陈子烈唐初从长安迁居江西宁
都马头寨 ，唐末乱世，陈氏后人从江西迁长沙。宋
太祖时，陈子珍公由长沙迁居茶陵茶乡马头圳上，
后其子汉文移居东山（今茶陵腰潞镇东山村）。东
山陈氏为书香门第，其中，陈天福第三子陈仁子最
有名，南宋咸淳十年（公元 1274 年）中漕举第一
名，授登士郎。南宋灭亡后，他屡拒元朝征召，隐居
东山，创办东山书院，讲课收徒，著书立说，刻印图
书。东山书院为元代著名私家刻印者之一，刻印技
术为湖南第一。其刻印的《元刊梦溪笔谈》由宫廷
流落民间后，1965年在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部署
下，由国家从香港重金购回，藏于北京图书馆。“昔
日江湖散客，今朝我国名臣。借问谁家之子?茶陵
东山陈凝”，这首诗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赞美
茶陵东山陈氏所写。

茶陵尹氏始祖尹忆，第四代尹雍京在南唐做
官，打败马楚政权后封衡山伯，其长子翼飞居攸
县，次子鹏飞居酃县，三子雄飞居茶陵火田，尹雄
飞在宋初担任嘉议大夫。明正德间建宗祠于火田。
由此再往上朔，茶陵尹氏始迁祖铉公，北宋大儒程
颐门人尹焞之孙，于南宋中叶由河南迁楚南，隶籍
善化（善化县位于浏阳河下游流域，民国元年即
1912年并入长沙县）。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武穆
王岳飞追剿杨幺农民起义军曹成部，率兵八千由
江西转战茶陵，火田乡民尹彦德“给赀粮、扉屨，犒
师三日，士饱马腾，武穆王嘉之曰:彦德长者，财有
余，而学不足，当以一经教子孙。”遂草书一幅“一
经堂”相赠。南宋文学家杨诚斋也特地从汴梁亲书

“一经堂”相赠。尹彦德之子尹仕望构建“一经堂”
五间于住宅之近圃，又于住宅之东隅，建造“明经
堂”。宋高宗赐“明经堂”为“明经书院”。到明代，尹
彦德的后裔尹时夫远赴临海做县令，茶陵大学士
作《一经堂歌送尹时夫令临海》相赠时说:“昔闻忠
武追曹诚，提兵远住云阳城”。成化八年，茶陵大学
士李东阳回乡祭祖，应尹彦德后裔尹汉琼之请为
尹氏族谱作序，序中也提到了上述往事。尹彦德的
后裔散居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各
地。岳飞曾为茶陵尹氏题诗云:“富民高义重茶陵，
能犒行营十万兵。哲写一经光世业，凯旋飞奏请恩
荣”。由此我们知道，尹氏与岳飞的关系非同一般，

“一经堂”是南派濯公后裔彦德子孙的尹氏堂号。
我在查阅茶陵进士名录时，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
现象，尹氏家族 13名进士确实都产生于岳飞戒示
尹彦德“当以一经教子孙”之后。

交流与融合
茶陵姓氏的迁移历史，由于文章篇幅限

制，不一一沥述，拂去茶陵各氏族家谱封面上
厚厚的灰尘，推开每一扇厚重的宗祠家庙的大
门，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茶陵先祖大都来自黄
河流域，他们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或直接从河
南、山东等地迁居茶陵，或辗转闽浙、江西再迁
居茶陵。

于是，随着诸多姓氏迁入茶陵，这些族群
带着黄河流域丰厚的文明走进了长江流域。在
这里，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茶陵人”。由
于茶陵“吴头楚尾”的特殊地理位置，又相对比
较封闭，所以，在史前炎帝农耕文明的基础上，
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化、以大溪文明
为代表的本土文化、更早在秦末或东晋时期迁
徙而来的汉族客家文化，以及后来这些族群带
来的黄河流域文化、闽赣文化，在茶陵这块土
地上经过短暂而激烈碰撞后很快融合在一起。
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文化拣选过程的艰难，但可
以肯定，这种文化的集合绝不是征服与被征服
所形成的一统，而是渗透交融与沉淀之后的统
一。唐或唐以后黄河流域一些家族向茶陵的迁
移，为这块土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是组建茶
陵文化这座高楼的最重要部件。这些家族大多
具有官宦背景，家境殷实且文化深厚，他们的
到来，才使得茶陵文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茶陵文化在生活方式上可能分为几个板
块，也可能因为是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不
同经历的移民，所以才会出现“十里不同音”的
方言现象。每一个板块的家族在自己族群的领
地各自安好，既相对独立却又通融取暖，在中
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里相互吸取精华。
以至于，今天的茶陵文化的外在表现，既体现
了黄河流域文明的一些特征，又融合了湖湘文
化、甚至闽赣文化、客家文化的元素。比如茶陵
的农历小年是腊月二十三，与北方小年的日子
是同一天，这是一种生活习惯的延续，也是文
化的传承。我从来不相信茶陵腊月二十三过小
年的传统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乡民为了躲避
日本兵而提前一天过小年的说法。同样，流行
于北方的农历“十月朝”，在茶陵大部分地方仍
然是祭祀祖先的重要节日。在茶陵的方言里，
一直保留着一些古汉字的读音，完整地沿用

“阴阳上去入”的五声韵律，这是不是更加说明
我们这个族群的根源？

文化的保存，需要一块相对独立的土地，
也需要坚强的家族意志。他们固执地在大一统
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下繁衍生息。茶陵地处罗霄
山脉的环抱之中，境内多丘陵，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只有一条洣水连接着外面的世界，为文
化的留存提供了相对封闭而又安全的天然屏
障。战火很少燃烧到这里，即使有战争，也是在
同一文化框架内的权利纷争，不会导致文化的
泯灭。茶陵也不像中原大地那样，因为外族的
入主而使中国文化遭受欺凌。茶陵唯一的一次
外族入侵，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日本人的铁蹄踏
入茶陵。在日军占领茶陵八个月黑暗的日子
里，茶陵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即使日本人
最后恼羞成怒地定下了在茶陵“石头也要砍三
刀”等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也终究没有使
茶陵人屈服，没有撼动茶陵文化的根基。这是
文化对茶陵人民长期濡养的结果，也是茶陵人
民对茶陵文化尊严自觉或不自觉的维护和反
哺。同时，茶陵独特的地理地貌和山水风景为
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注入了无尽的营养。

巍峨的茶陵古城墙

茶陵秩堂，方圆不足十里的弹丸偏
僻之地，从明至清三百年间，先后出了明
首辅大学士李东阳、明文渊阁大学士张
治、清协办内阁大学士彭维新三位大学
士，故有“三大学士故里”之美誉

茶陵火田“一经堂”，
与岳飞的关系非同一般

“茶陵诗派”
领袖李东阳画像

茶陵秩堂，谭氏为当地第一望
族，“谭氏家庙”也最为富丽堂皇


